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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剛
過
去
的
周
末
，
我
到
了
澳
門
觀
看
歌

劇
︽
莫
札
特
與
薩
里
埃
利
︾
，
那
是
一
個
澳

門
音
樂
節
的
節
目
，
由
莫
斯
科
新
歌
劇
院
樂

團
演
出
。

︽
莫
︾
劇
其
中
一
個
吸
引
我
的
地
方
，

是
它
在
澳
門
的
崗
頂
劇
院
演
出
。
我
聽
聞
這
間

劇
院
的
大
名
已
久
，
不
過
每
次
到
澳
門
看
戲
，

總
是
湊
巧
地
到
文
化
中
心
，
從
沒
有
到
過
崗
頂

劇
院
去
。
所
以
這
次
可
以
看
歌
劇
兼
看
劇
院
，

享
一
石
二
鳥
之
便
。

崗
頂
劇
院
在
中
國
建
築
史
上
佔
有
一
席
地

位
，
因
為
它
是
中
國
首
座
西
式
劇
院
，
屬
新
古

典
主
義
風
格
。
它
的
原
名
為
伯
多
祿
五
世
劇

院
，
建
於
一
八
八
零
年
，
用
來
給
當
年
葡
萄
牙

人
聚
會
和
作
文
藝
演
出
之
用
。
由
於
它
位
於
崗

頂
前
地
，
所
以
俗
稱
崗
頂
劇
院
，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被
列
入
為
澳
門
的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那
晚
我
沿
着
斜
路
走
上
半
山
，
在
成
蔭
的
綠

樹
後
看
到
一
座
墨
綠
色
的
建
築
物
，
那
就
是
崗

頂
劇
院
了
，
原
來
它
只
是
一
座
小
小
的
劇
院
。

當
我
走
過
一
個
不
算
大
的
大
堂
後
，
便
已
經
踏

進
劇
院
了
。
劇
院
雖
然
有
兩
層
，
但
亦
算
是
小
規
模
，
大

概
可
坐
二
百
多
人
吧
。
在
古
典
中
略
帶
點
舊
式
裝
修
的
劇

院
裡
看
歐
洲
歌
劇
應
該
特
別
適
合
。

︽
莫
︾
劇
只
有
兩
個
主
要
角
色
：
莫
札
特
與
薩
里
埃

利
。
這
兩
個
人
物
落
在
著
名
劇
作
家
彼
得
舒
化
的
手
中
，

變
成
著
名
的
舞
台
劇
︽
莫
札
特
之
死
︾
。
香
港
的
舞
台
劇

版
最
令
人
注
目
的
兩
個
版
本
分
別
由
鍾
景
輝
和
萬
梓
良
飾

演
薩
里
埃
利
，
電
影
版
本
則
由
美
國
名
演
員
梅
利
阿
伯
拉

罕
飾
演
這
個
反
派
人
物
，
他
們
都
能
把
這
個
妒
忌
莫
札
特

的
天
賦
才
華
的
悲
劇
人
物
演
得
叫
人
回
味
。

無
論
是
在
舞
台
劇
、
電
影
，
或
是
是
次
這
個
林
姆
斯
基

．
高
沙
可
夫
的
歌
劇
中
，
薩
里
埃
利
都
是
因
心
內
燃
燒
起

那
把
妒
忌
的
怒
火
而
將
天
才
莫
札
特
害
死
的
。
事
實
上
，

薩
里
埃
利
被
彼
得
舒
化
的
創
作
寫
歪
了
品
格
，
真
實
歷
史

中
二
人
並
非
仇
人
，
莫
札
特
亦
非
被
薩
里
埃
利
加
害
而
死

的
。林

姆
斯
基
．
高
沙
可
夫
的
歌
劇
版
︽
莫
︾
劇
只
有
五
十

分
鐘
，
主
要
對
薩
里
埃
利
要
殺
死
莫
札
特
的
原
因
作
解

釋
。
由
於
是
歌
劇
關
係
，
容
許
角
色
將
自
己
內
心
的
思
想

和
鬥
爭
唱
出
來
。
最
後
，
莫
札
特
被
薩
里
埃
利
毒
死
，
倒

在
台
上
，
戲
也
完
了
。

在
一
個
我
從
未
到
過
的
澳
門
劇
院
看
演
出
，
是
一
個
很

不
錯
的
體
驗
。
可
惜
的
是
，
劇
院
的
觀
眾
席
竟
然
有
數
條

圓
柱
，
而
我
湊
巧
坐
在
圓
柱
之
後
，
被
遮
擋
了
視
線
，
逼

得
全
程
都
要
隨
着
演
員
在
台
上
的
走
位
而
在
座
位
中
移
來

移
去
，
這
亦
是
我
看
劇
多
年
以
來
首
次
遇
上
的
事
情
。

莫札特與薩里埃利

二
零
一
二
年
在
紐
約
，
看
了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演
出
的
︽
戰
馬
︾
，
很
震
撼
，
想
不
到
，
話
劇

還
可
以
這
樣
演
。
三
年
後
在
北
京
，
看
到
了
中

國
國
家
話
劇
院
搬
演
的
︽
戰
馬
︾
。
︽
戰
馬
︾

原
是
小
說
，
作
者
數
十
年
前
，
在
一
家
鄉
村
酒

館
與
一
個
參
加
過
一
戰
的
老
騎
兵
閒
談
，
得
知
一
戰

時
期
，
有
上
百
萬
匹
馬
隨
騎
兵
參
戰
，
戰
後
只
有
六

萬
多
匹
馬
活
着
回
來
，
一
千
多
萬
士
兵
死
於
戰
場
，

馬
死
得
不
比
人
少
，
牠
們
和
人
一
樣
，
被
槍
炮
擊
中

或
者
死
在
鐵
絲
網
、
泥
沼
之
中
，
觸
動
作
者
創
作
靈

感
，
寫
了
這
部
一
個
平
凡
男
孩
和
他
的
夥
伴
一
匹
馬

的
故
事
。
小
說
出
版
後
賣
出
的
數
量
很
少
，
讀
者
也

不
多
，
後
來
就
漸
漸
被
遺
忘
了
。
二
十
五
年
後
，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看
中
這
部
小
說
，
要
把
它
搬
上
舞
台
。

作
者
很
高
興
也
很
驚
奇
，
小
說
可
以
改
編
為
舞
台
劇

演
出
，
但
故
事
的
中
心
是
一
匹
馬
，
馬
怎
樣
搬
上
舞

台
？
北
京
人
藝
曾
演
出
過
一
部
話
劇
，
需
要
有
牛
羊

上
舞
台
，
從
鄉
村
搬
來
活
牛
活
羊
，
倒
也
生
動
別

致
，
但
弄
得
後
台
像
牲
口
圈
一
樣
蒼
蠅
亂
飛
。
南
非

的
掌
上
乾
坤
木
偶
製
作
成
功
地
解
決
了
這
個
問
題
。
三
個
操
偶

師
操
縱
戰
馬
，
當
馬
木
偶
像
真
馬
一
樣
有
情
有
感
地
出
現
在
舞

台
上
時
，
操
偶
師
不
見
了
，
沒
有
一
個
觀
眾
置
疑
或
挑
剔
為
什

麼
一
匹
馬
有
十
條
腿
，
都
相
信
看
到
的
是
一
匹
真
正
的
馬
。

︽
戰
馬
︾
二
零
零
七
年
成
功
在
英
國
上
演
，
其
後
走
遍
歐
美
，

獲
獎
無
數
，
至
今
已
演
出
四
千
場
。

中
國
國
家
話
劇
院
有
眼
光
有
勇
氣
，
和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合
作

把
︽
戰
馬
︾
搬
上
中
國
舞
台
。
劇
本
不
複
雜
，
演
出
沒
有
問

題
，
關
鍵
是
整
個
團
隊
的
合
作
，
舞
台
表
現
戰
爭
是
最
難
的
，

還
有
木
偶
參
演
，
真
人
假
馬
，
聲
光
電
的
組
合
充
滿
舞
台
，
稍

有
疏
忽
就
會
出
錯
，
團
隊
的
合
作
、
協
調
成
為
製
作
的
關
鍵
。

中
方
的
製
作
團
隊
和
導
演
都
很
年
輕
，
領
導
着
這
一
班﹁
人

馬﹂
，
演
這
樣
一
齣
世
界
聞
名
的
大
戲
，
付
出
的
精
神
和
智
慧

可
想
而
知
。
這
樣
一
個
大
製
作
下
來
，
培
養
出
一
個
特
別
能
戰

鬥
的
團
隊
，
比
一
部
戲
的
上
演
更
重
要
。

在
劇
場
見
到
許
多
家
長
帶
着
孩
子
來
看
戲
，
這
也
是
︽
戰

馬
︾
製
作
時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的
初
衷﹁
大
型
舞
台
要
同
時
吸
引

大
人
和
孩
子
齊
聚
一
堂﹂
，
孩
子
是
被﹁
馬﹂
吸
引
去
的
，
但

看
了
一
部
大
氣
磅
礡
的
戰
爭
故
事
，
在
心
中
扎
下
反
戰
，
愛
和

平
的
根
苗
。
中
國
的
︽
戰
馬
︾
要
在
全
國
大
城
市
巡
演
，
聽
說

起
碼
要
演
出
一
千
場
，
因
為
製
作
費
和
人
力
都
付
出
了
很
多
。

中
國
不
缺
人
不
缺
錢
，
缺
的
是
好
戲
好
製
作
，
如
今
電
影
票
房

動
則
上
億
，
戲
劇
比
電
影
長
壽
，
也
應
該
能
做
到
。
︽
戰
馬
︾

開
了
個
好
頭
。

︽
戰
馬
︾
的
原
版
導
演
之
一
是
英
國
瑪
麗
安
妮
．
艾
略
特
，

不
久
前
在
倫
敦
看
了
她
的
新
作
︽
深
夜
小
狗
離
奇
事
件
︾
，
把

舞
台
運
用
得
出
神
入
化
，
是
一
位
想
像
力
非
凡
的
女
導
演
。
兩

部
戲
給
了
我
啟
發
，
舞
台
可
以
千
變
萬
化
，
要
看
作
家
導
演
有

沒
有
足
夠
的
想
像
力
。

中國的《戰馬》

近
年
來
，
無
論
是
電
視
機
或
者
電
磁
爐
，

都
使
用
了
微
型
的
線
路
板
。
許
多
人
都
以
為

關
掉
了
電
視
機
和
電
磁
爐
的
開
關
，
就
萬
事

大
吉
了
。
原
來
，
這
只
是
把
電
視
機
和
電
磁

爐
，
轉
為
只
機
狀
態
，
一
樣
在
耗
電
。
有
人

以
為
，
我
消
耗
得
起
，
待
機
又
怎
麼
樣
？

原
來
，
電
視
機
或
者
電
磁
爐
的
開
關
控
制
，
都

是
使
用
微
型
的
線
路
板
，
只
要
是
待
機
狀
態
，
就

消
耗
着
電
視
機
和
電
磁
爐
線
路
板
的
壽
命
，
總
有

一
天
，
你
要
開
電
視
機
或
電
磁
爐
的
時
候
，
負
責

開
關
的
電
源
線
路
板
都
損
壞
了
，
連
顯
示
待
機
狀

態
的
燈
號
也
沒
有
了
。
即
是
說
，
可
以
使
用
六
年

的
電
視
機
或
者
電
磁
爐
，
兩
年
左
右
就
完
蛋
了
。

製
造
商
對
於
電
源
開
關
線
路
板
，
有
很
精
妙
的

設
計
，
只
要
是
處
在
待
機
狀
態
，
線
路
板
的
壽
命

就
會
很
短
，
如
果
要
找
供
應
商
修
理
，
價
格
為
買

新
機
器
的
價
格
一
半
，
許
多
消
費
者
認
為
不
划

算
，
索
性
就
把
電
視
機
和
電
磁
爐
扔
掉
了
。
這
當

然
非
常
不
環
保
。

近
年
，
興
起
了
非
代
理
商
和
供
應
商
的
修
理
個

體
戶
。
他
們
強
調
如
果
修
不
好
，
也
要
收
取
四
百

五
十
元
的
檢
查
費
。
在
電
話
中
，
他
們
鼓
其
如
簧

一
樣
的
舌
頭
，
說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機
會
一
定
會
修

理
得
好
，
如
果
沒
有
辦
法
修
理
的
情
況
非
常
少
，

那
麼
，
就
要
收
取
四
百
五
十
元
的
檢
查
費
。
如
果

你
說
，
能
否
修
理
得
好
，
全
憑
你
講
的
，
你
一
定

穩
袋
四
百
五
十
元
的
檢
查
費
，
乾
脆
不
修
理
了
，
買
一
個
新
的

更
划
算
。
結
果
，
兩
個
小
時
之
後
，
他
又
打
電
話
來
說
，
你
的

情
況
應
該
可
以
修
理
得
好
。
經
過
一
番
說
服
，
結
果
修
理
師
傅

上
門
了
，
他
把
電
器
拆
開
了
，
用
電
表
檢
查
了
大
約
十
分
鐘
，

告
訴
你
，
主
要
的
部
件
完
全
沒
有
損
壞
，
只
不
過
是
控
制
電
源

的
線
路
板
壞
了
，
你
就
說
，
那
你
就
換
一
塊
線
路
板
好
了
，
師

傅
說
，
這
是
微
型
的
集
積
線
路
的
電
子
板
，
普
通
電
烙
鐵
溫
度

太
高
了
，
會
影
響IC

的
功
能
，
是
修
理
不
好
的
了
，
我
就
沒

有
這
種
線
路
板
，
你
找
原
廠
的
修
理
商
好
了
。
說
完
就
要
收
四

百
五
十
元
的
檢
查
費
。
這
種
手
法
，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欺
騙
成

分
，
既
然
電
源
線
路
板
沒
法
修
理
，
為
什
麼
要
收
檢
查
費
？
如

果
一
日
裡
面
，
檢
查
六
七
個
用
戶
，
就
有
二
千
多
元
的
收
入
，

消
費
者
是
不
是
很
冤
枉
？

電器修理費的疑惑 古今
談
范 舉

昨
天
，
二
哥
走
了
。

今
天
凌
晨
︵
十
月
十
三
日
︶
，
老
伴
也
走

了
。兩

日
之
內
，
連
失
兩
個
親
人
，
感
情
上
如
何

接
受
得
了
？

二
哥
近
日
長
期
住
院
，
況
且
已
經
九
十
四
歲
。
他

的
去
世
，
家
人
親
人
應
有
思
想
準
備
。
但
老
伴
是
最

親
近
的
人
，
我
倆
結
婚
六
十
三
年
，
一
旦
離
去
，
難

受
之
情
，
筆
墨
未
能
形
容
。

看
着
仵
工
將
老
伴
的
遺
體
移
去
，
我
的
精
神
接
近

崩
潰
了
。
雖
然
近
年
她
長
臥
病
榻
，
二
十
四
小
時
靠

氧
氣
箱
幫
助
呼
吸
，
她
也
活
得
相
當
辛
苦
。
但
我
每

天
早
晚
都
要
好
幾
次
去
看
看
她
，
問
她
感
覺
如
何
，

她
點
點
頭
，
這
樣
才
放
心
回
去
辦
公
室
辦
事
。
我
也

知
道
這
樣
的
日
子
也
許
不
能
過
得
太
久
，
但
也
想
不

到
她
會
走
得
這
麼
快
。

我
是
一
個
膽
汁
型
的
人
，
感
情
容
易
外
露
，
受
到

衝
擊
容
易
激
動
。
老
伴
去
世
，
我
的
悲
痛
，
如
何
能

一
時
遏
止
？

老
伴
生
於
中
國
民
族
苦
難
之
際
，
父
親
是
海
員
。

抗
戰
初
期
失
去
聯
繫
和
經
濟
接
濟
，
她
居
於
上
海
，

少
年
時
期
曾
輟
學
當
過
童
工
，
並
接
近
革
命
力
量
。
一
九
四
八

年
參
加
革
命
。
後
隨
家
遷
居
香
港
，
中
學
畢
業
後
赴
廣
州
讀
培

養
幹
部
的
南
方
大
學
，
經
短
期
訓
練
後
分
配
在
電
影
發
行
公
司

工
作
。

一
九
五
二
年
結
婚
後
為
照
顧
我
的
工
作
，
被
批
准
調
來
香

港
，
先
後
在
漢
華
中
學
、
育
華
中
學
任
教
，
後
調
至
聯
合
出
版

集
團
擔
任
秘
書
及
編
輯
，
直
至
退
休
。

近
年
她
身
體
衰
老
得
快
，
加
上
離
不
開
吸
氧
，
所
以
很
少
外

出
。
有
時
一
家
人
要
出
外
聚
餐
，
也
要
備
有
氧
氣
袋
和
輪
椅
。

最
近
用
餐
，
她
連
出
到
客
廳
的
氣
力
都
沒
有
，
要
家
傭
把
飯
菜

送
到
房
裡
去
，
但
往
往
吃
得
很
少
。

看
着
她
瘦
弱
的
身
體
，
我
十
分
難
過
。
有
時
摸
摸
她
的
頭
，

想
親
她
一
下
，
她
也
沒
太
大
的
反
應
。
我
想
，
永
別
的
日
子
終

於
會
到
來
了
。

想
起
往
事
，
我
哭
了
，
情
感
幾
乎
控
制
不
了
。
老
伴
呀
，
老

伴
，
妳
一
路
走
好
！

哭老伴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塵
世
是
一
場
夢
，
夜
裡
的
夢
才
是
現
實
。

這
是
日
本
作
家
三
上
延
著
、
黃
薇
嬪
譯
的

︽
古
書
堂
事
件
手
帖
︾
之
四
裡
的
一
句
話
，
小

說
中
說
，
這
是
日
本
早
期
推
理
作
家
江
戶
川
亂

步
說
的
話
。

夢
真
是
神
秘
和
奇
幻
的
，
有
人
會
被
噩
夢
驚

醒
，
不
敢
再
回
到
夢
裡
，
更
希
望
從
此
不
再
有

夢
；
但
亦
有
人
多
麼
希
望
活
在
夢
裡
，
不
願
醒

來
。
日
有
所
思
，
夜
有
所
夢
，
但
像
我
等
日
日
思

索
題
材
來
寫
稿
的
人
來
說
，
夢
卻
不
多
。
特
別
是

年
紀
愈
大
，
夢
愈
來
愈
少
，
變
成
是
日
有
所
思
，

夜
來
無
夢
。

看
到
江
戶
川
亂
步
的
這
句
話
，
我
自
然
想
起
浮

生
若
夢
，
想
起
莊
周
曉
夢
迷
蝴
蝶
，
想
起
黃
粱
一

夢
。
想
起
南
宋
時
期
洪
邁
著
的
︽
容
齋
隨
筆
︾
，

因
為
在﹁
容
齋
四
筆﹂
裡
有
個
小
故
事
，
講
到

︽
列
子
︾
一
書
記
載
了
一
件
奇
幻
的
事
，
說
在
西

周
穆
王
在
位
的
時
候
，
有
個
從
西
方
來
的
會
幻
術

的
化
人
，
為
了
向
穆
王
展
示
自
己
會
仙
人
幻
術
，

便
邀
請
穆
王
和
他
一
起
同
遊
仙
境
。
穆
王
挽
着
他

的
衣
袖
，
往
上
飛
騰
，
來
到
了
仙
人
的
宮
殿
，
稍

作
停
留
之
後
，
穆
王
便
產
生
恍
如
隔
世
的
感
覺
，

心
裡
希
望
一
直
留
在
此
地
。

化
人
第
二
次
邀
穆
王
再
遊
仙
境
，
但
和
上
次
卻
大
為
不
同
，

沒
有
飛
騰
，
只
感
到
神
志
迷
亂
，
渾
然
不
知
自
己
身
在
何
方
，

於
是
對
化
人
說
返
回
吧
。
待
穆
王
醒
來
時
，
發
覺
自
己
仍
然
坐

在
原
來
坐
的
地
方
，
身
邊
的
侍
從
還
是
原
來
那
些
人
，
便
問
侍

從
他
剛
才
從
哪
裡
來
到
這
裡
，
侍
從
回
答
，
是
他
一
直
默
默
無

語
地
坐
在
這
裡
。
穆
王
悵
然
若
有
所
失
，
迷
迷
惘
惘
地
過
了
幾

個
月
，
便
問
化
人
到
底
是
怎
麼
回
事
，
化
人
說
，
神
遊
仙
界
，

只
是
意
識
超
然
物
外
，
何
需
形
體
移
動
。

洪
邁
說
，
他
讀
了
︽
列
子
︾
這
段
記
載
之
後
，
才
明
白
到

唐
人
著
的
︽
南
柯
太
守
︾
、
︽
黃
粱
夢
︾
、
︽
櫻
桃
︾
、

︽
青
衣
︾
之
類
的
作
品
，
來
源
都
是
這
段
記
載
。

塵
世
是
一
場
夢
，
夜
裡
的
夢
才
是
現
實
，
這
句
話
是
否
具

有
上
述
的
化
人
那
樣
的
催
眠
效
應
，
讓
人
不
知
到
底
什
麼
是

幻
，
什
麼
是
真
？

夢與幻 隨想
國

興 國

雙城
記

何冀平

自馬迭爾餐廳晚餐出來，中央大街用輝煌的燈
火和擁擠的人潮迎接我們。1898年始建時稱「中
國大街」，至1925年改稱「中央大街」，逐漸發
展成當地最繁華的商業街。1997年6月1日成為全
中國第一條商業步行街後，它便是亞洲最大最長
的步行街之一。兩邊鮮花以繽紛的色彩在喧嘩爭
艷，有人和這一盆紅花合影，見旁邊那盆黃花更
奪目，忍不住又來另一個合影，紫色花尚在一邊
等着呢！顏色搶眼的花未影完，兩旁風格典雅的
店舖建築更是緊緊地扯住遊人的腳步不讓走。文
藝復興、巴洛克、折衷主義和現代化風格的建築
比比皆是，仰頭讚歎卻聽得小提琴聲音的旋律穿
過摩肩接踵的人群游到我們的耳朵裡，大家不約
而同一起極目尋覓，一個高大白皙的氣質美女在
啤酒餐廳的陽台上拉小提琴，是優美的琴音再度
加緩了眾人的步伐。被我們稱黑老大的黑龍江大
學M教授正好在我身邊，一邊慢行一邊告訴我，
哈爾濱除了「天鵝項下的珍珠」、「東方莫斯
科」和「東方小巴黎」的美稱，2010年還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創意城市網絡認定為「音樂之
都」。
難怪剛才自聖索菲亞教堂行路到餐廳時，路上
不斷有古典音樂傳來，整個街市浸淫在優雅的氣
質和靈動的氣氛裡，這獨特的別致情調是其他城
市缺乏的。當載着學者們的大巴一進城市，遠遠
看見拜占庭風格的教堂，有人驚呼並站了起來，
車裡的朋友一起高喊小心。這太美了！情不自禁
出口驚嘆，手機不停拍攝，等到下車佇在教堂對
面，仰望天空中那典型俄羅斯風格的飽滿巨大青
綠色的洋葱頭式大穹頂，指向天空的最尖頂上的
是璀璨光亮的金色十字架，簡直無法控制那份仰

慕和傾倒之情，一邊攝影一邊忘形向前行去，同
行的學者不斷提醒，這是馬路呀！甚至伸手過來
把失神的人拉回行人道，再次警告：小心，路上
有車呀。
《鐘樓怪人》的作者維克多．雨果把位於巴黎
市區中心、歷史上最為輝煌的建築之一巴黎聖母
院譽為「石頭的交響樂」。他還有一句話「在一
幢建築物上有兩樣東西：它的功用和它的美麗。
其功用屬於其主人，它的美麗則屬於全世界。」
哈爾濱作家阿成認為，特別是哥德式教堂，足以
為這段話下一個註腳。來觀光的作家和學者們用
他們的留連腳步，多次圍繞這被號稱為哥德式建
築的藝術珍品轉圈，在廣場重複拍攝，可見審美
眼光人人皆有，為美麗傾倒的人不止一個。一群
鴿子翩翩飛舞過來，遊人跟着鳥兒張開的翅膀歡
呼，鴿子完全不畏人潮，兀自停在紅褐色的磚牆
上和滿是行人的地上。賣鳥食物的小販跟在旁邊
追問，買一包餵鴿子？見搖頭，又從袋子裡拿出
幾個花形頭飾，「最流行的，買一個吧。」這像
新娘一樣的頭飾教人想起教堂的婚禮。但是這個
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裡邊可以容納2,000
人一起做禮拜，已經不再扮演教堂的功能和角
色，包括它著名的鐘聲。有篇文章特別提起，教
堂鐘樓共有七座樂鐘，遇到重要節日，敲鐘人把
七座鐘的鐘槌綁在自己身體各個不同部位，有節
奏地手腳並用，像雜技表演和舞蹈那樣拉動鐘
繩，飛來蕩去在敲響大鐘。每一次聖索菲亞的教
堂鐘聲一響，全城70多座教堂的鐘也隨之敲響，
哈爾濱城便被鐘聲籠罩了！這種盛況已成過往，
眼前是一組小型的交響樂團，就在路邊的廣場，
年輕的樂手們身體跟着音樂的旋律搖擺，非常投

入並落力地演奏。這時走在我身邊的當地學者
說：「1962年8月6日至15日，歷時10天的哈爾
濱之夏國家級音樂盛會始辦後，便成為地方傳統
音樂節，而『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和『上海之
春』國際音樂節以及廣州『羊城音樂花會』並稱
中國三大音樂會。」
終於找到2005年這裡被建設部評為「中國人居

環境範例獎」的原因了。日夜有美妙音樂響在耳
邊的地方，時刻有旋律在撥動心弦的地方，就連
經過的人，都想繼續留宿中央大街，就算多住幾
天也是好的，因為移居是不太可能的夢想。不是
音樂家的愛因斯坦說他的「科學成就很多是從音
樂啟發而來」，並且承認「沒有早期的音樂教
育，幹什麼事我都會一事無成」。我們的步伐雖
然徐緩，卻充滿節奏感，心情不知不覺變得愉
悅。出來之前在吉隆坡和商人朋友聊天說起音
樂，聽到嘲諷式提問「音樂有什麼用」？他一定
沒有聽過中國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的回答：
「高素質的人，應該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的人。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只有專業知識，而不
懂審美，缺乏包括音樂在內的文化修養，還不算
高素質的知識分子。」如果告訴他黑格爾說的重
話：「不愛音樂不配做人，雖然愛音樂，也只能
稱半個人。只有對音樂傾倒的人，才可完全稱做
人。」以及尼采更沉甸甸的話「沒有音樂，生命
是沒有價值的」。對於輕忽音樂的生意人，這些
話等於對牛彈琴。關於音樂更深入的知識，我也
得承認自己是一隻牛，只不過，是有喜歡聽音樂
的牛。
到中央大街，真正的目的是到馬迭爾餐廳吃晚
餐。附屬於馬迭爾賓館的餐廳，想像中是去吃西
餐。坐在很大的主桌上，先遇到俄羅斯飲料「格
瓦斯」。一聽這名字就非常俄羅斯。原來是一種
用麵包乾發酵釀製的飲料，顏色略紅，近似啤
酒。坐我旁邊的北京學者說有酒精，可是含量只
有一個巴仙，味道酸中帶甜，很受歡迎。上菜時

才知道吃的是中餐。飲食文化的接受度最高，也
是最容易滲透民間的。看似一桌的中餐，間中卻
也配搭着俄羅斯菜式，其中一道「紅腸」，我還
沒提問，北京學者說他們昨天晚上出去買了一
些，最著名最傳統的風味是「里道斯」，大蒜味
的，下啤酒最佳，和「戈瓦斯」一併吃也可口。
海外來人的飲食習慣過於規律，又不貪新鮮，便
失去變化。喝了一小杯「戈瓦斯」，第二杯開始
加清水。紅腸沒有品嚐。哈爾濱學者說拿來夾
「大列巴」最美味。「大列巴」是有3斤重、圓
形的俄羅斯麵包。後來上網查一下，這是「具有
傳統的歐洲風味，出爐後外皮焦脆，內瓤鬆軟，
香味獨特的大麵包」。不知道和我喜歡的德國麵
包類似麼？有點後悔沒去找來試吃一下。肉和酒
不是我的愛，麵包卻是的。
晚餐的菜和酒，豐富多樣，但最教人期待的蛋

糕上那粒紅色櫻桃，卻是馬迭爾冰棍，非吃不可
的。所有的人一致強力推薦。平日不吃冰的人也
受不了誘惑，奶白色的冰棍，沒有花樣，不加巧
克力碎，也不添其他味道，就只出產一種，純正
的奶味。單純質樸的香甜似童年。有個來自美國
的女作家吃了三根。
就在中央大街漫步時，M教授說，不只是夏

天，就算在零下30度的冬天，哈爾濱人也吃馬迭
爾冰棍。許多朋友聽說我夏天到哈爾濱，替我惋
惜，那你看不到冰雕了！可是我沒後悔這趟夏日
哈爾濱之行，不只是因為哈爾濱有絢麗多彩的清
涼夏天，這裡還有魅力無窮的熱情朋友。

哈爾濱之夏

百
家
廊

朵
拉

每
年
大
學
校
友
事
務
處
都
請
院

系
提
名
傑
出
校
友
，
而
每
次
我
的

心
裡
都
滿
有
疑
惑
。

我
任
教
的
院
系
歷
史
還
短
，
畢

業
的
校
友
仍
在
努
力
工
作
，
賺
錢

供
樓
，
養
兒
育
女
。
論
財
富
、
社
會
地

位
及
影
響
力
，
其
實
都
不
及
年
資
長
的

院
系
校
友
。
但
我
心
目
中
是
否
就
沒
有

提
名
呢
，
其
實
要
提
名
的
名
單
頗
長
，

只
是
另
有
標
準
。

提
名
一
是
一
個
剛
畢
業
兩
年
，
還
在

事
業
上
掙
扎
的
男
同
學
。
當
他
知
道
父

親
患
上
嚴
重
肝
病
，
必
須
要
換
肝
才
可

維
持
生
命
，
他
立
時
接
受
手
術
割
除
了

大
截
肝
臟
，
保
住
了
父
親
的
性
命
。

提
名
二
是
一
個
非
常
活
躍
，
喜
歡
到

世
界
各
地
旅
遊
的
畢
業
生
。
她
跟
父
親

感
情
要
好
，
知
道
父
親
需
要
換
腎
，
她

二
話
不
說
便
接
受
檢
查
，
其
後
把
一
個

健
康
的
腎
捐
了
給
父
親
。
由
於
手
術
影

響
了
神
經
線
，
她
彎
着
身
子
走
路
走
了

三
個
月
。

提
名
三
是
一
個
從
事
傳
播
專
業
的
畢
業
生
，
當

她
知
道
小
兒
子
有
學
習
及
語
言
障
礙
，
便
毅
然
辭

掉
工
作
，
努
力
修
讀
語
言
治
療
課
程
，
數
年
後
當

上
了
語
言
治
療
師
，
除
了
幼
子
有
所
裨
益
，
還
幫

助
了
其
他
同
年
齡
有
語
言
障
礙
的
學
童
。

提
名
四
是
患
了
末
期
腦
癌
的
四
十
歲
校
友
。
她

每
天
積
極
地
工
作
及
接
受
治
療
，
把
自
己
保
持
在

良
好
的
狀
態
，
打
扮
得
漂
亮
整
齊
，
精
神
奕
奕
；

且
出
席
校
友
聚
會
，
為
免
關
心
她
的
老
同
學
及
親

友
憂
慮
難
過
。
她
還
自
薦
，
要
給
師
弟
妹
們
講
述

治
療
經
過
，
如
何
走
過
死
亡
的
幽
谷
。

提
名
五
是
一
群
剛
當
上
父
母
的
校
友
，
他
們
比

自
己
的
上
一
代
更
願
意
親
自
照
顧
子
女
，
棉
乾
絮

濕
。
看
他
們
辛
勞
工
作
，
午
膳
時
奔
跑
回
家
哺
育

孩
子
，
毫
無
怨
言
，
便
知
道
社
會
力
量
的
源
頭
。

我
所
認
識
的
畢
業
生
，
沒
有
一
個
壞
人
，
且
都

非
常
傑
出
。

傑出校友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10月16日（星期五）

■馬迭爾
餐廳
網絡圖片


